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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德镇御窑瓷器生产场所在明代被称“御器厂”，清代被称“御窑厂”，现为景德镇明清御窑厂遗址，

并已建成“御窑厂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明清两代，皇家集中了全国最优秀的工匠、最优质的原料，不计

成本地在此进行瓷器生产。其高超的技艺和精致的做工，不仅为宫廷生产出了精美的器物，也促进了制

瓷技术的创新和进步。明清御窑厂在中国陶瓷发展历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备受陶瓷研究者和爱好

者的关注。然而，对于御窑厂的研究，一直以来主要集中在对御窑器物的研究上，如对御窑瓷器的风格

特征和类型学研究、工艺发展或物质文化内涵探讨等，对于御窑管理制度虽有所涉及，但与御窑瓷器生

产技术流程和生产场所的研究相比，却略显薄弱，表现之一即为对御窑厂制瓷作坊的内部功能区划和布

局研究涉及较少。

2014年，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单位在御窑厂遗址开展主动性考古

发掘。发掘位置在御窑厂遗址中部西侧、龙珠阁以南、现景德镇御窑博物馆以北的拆迁房空地一带，清理

了制瓷作坊遗迹，出土了数量众多的遗物。依据发掘出土地层的叠压关系，通过对作坊遗迹及出土遗物

* 本研究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非洲出土中国古代外销瓷与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项目编号：15ZDB057）及国家社科基金后期

资助项目“景德镇明清御窑厂2014年考古发掘报告”（项目编号：19FKGB005）成果。秦大树为本文通讯作者。

明中期景德镇御器厂

制瓷作坊布局讨论 *

——以 2014 年考古发掘资料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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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学界对御窑厂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御窑器物上，对于具体生产瓷器的场所（即

御窑制瓷作坊）关注较少。本文结合文献与考古发掘成果，分析了明中期御器厂的功能

及布局，阐明了低温釉装饰及釉上彩装饰作坊（色作）、器物拉坯成型作坊、器物烧造窑

炉、器物拣选与废弃场所、祭祀供奉师主庙诸功能区的具体特点及位置，最终认为明中

期御器厂内各作坊与功能区出于实用目的自成一体，分布得并不集中，但布局合理，作

业环境通畅，并且考古发现与晚期文献记载的御窑厂布局有所出入，御窑厂布局在不同

时期可能一直在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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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考古工作者推断此次发掘的区域是明中期（成化至正德时期）彩瓷作坊的位置，这是该次发掘最

重要的发现之一
‹1›
。我们曾利用典型地层的统计数据，总结各期的生产特点，对该区域不同时期制瓷业

的发展状况进行初步探讨
‹2›
，即制瓷作坊在明早中期成为被严格管理的官方运营模式、明晚期性质逐渐

发生变化乃至万历年间停止运作，以及清初复建恢复生产的发展过程。本文拟根据此次的发掘资料及以

往历年开展考古发掘的成果
‹3›
，对明中期御器厂制瓷作坊的布局加以研究，以期推进对御窑场遗址生产

情况的认识。

一  文献中记载的御窑厂功能与布局

关于御窑厂布局最早的文献资料为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王宗沐著、陆万垓补《江西省大志》卷七

《陶书续补》中的“廨宇”条，对明代御器厂的建制、各部门的位置及用房等作了比较详细的记录
‹4›
。根据

其记载可知：

首先，明代御器厂并不单纯只进行瓷器生产，而是一个具有管理、礼仪祭祀、生活居住、储存物品、生

产等综合性功能的机构。其中有管理功能的机构和建筑有官署、督工亭、狱房、公馆、九江道等；礼仪祭祀

功能的建筑有仪门、鼓楼、神祠等；生活居住功能的建筑有堂、轩、寝、厢房、窑人役歇房等；储存物品功能

的建筑有库房、柴房；生产功能的建筑有作坊、窑炉、甃井、柴厂等。

其次，明代御器厂的瓷器生产从部分原料配置到入窑烧造的过程中，有细致严密的分工流程和多道

‹1›   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江西景德镇明清御窑厂遗址2014年发掘简报》，《文物》2017年第8期，

页4－42。

‹2›   秦大树、钟燕娣：《景德镇御窑厂遗址2014年发掘收获与相关问题研究》，《文物》2017年第8期，页69－88。

‹3›   御窑厂遗址从1973年开展了第一次随工清理性质的发掘。人们认识到对御窑故址的考古工作可以为解决明清御窑瓷器研究中

的诸多问题提供实证资料，并可极大地推进相关研究，此后相关发掘不断。到21世纪10年代，在御窑厂遗址范围内的抢救性发掘逾20

次，主动性考古发掘约7次，尽管许多发掘未能刊布发掘报告或只有介绍性的文章，而且相关信息散见于御窑厂遗址历年出土器物的展

览图录中，比较难以全面收集，但仍为了解御窑厂遗址的功能区划和布局仍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前揭《景德镇御窑厂遗址2014年发掘收

获与相关问题研究》。

‹4› （明）王宗沐纂修，陆万垓增修：《万历江西省大志》卷七《陶书续补》“廨宇”条载：“御器厂，中为堂（正厅三），后为轩（穿堂一）

为寝（后堂三），寝后高阜为亭（匾曰“兀然”，今改为纪绩），堂之旁为东西序（各厢房三），东、南有门（三），堂之左为官暑（大门三，厅

堂三，东西廊房六），堂之前为仪门（三）、为鼓楼（三）、为东西大库房（各六，内，外库八）、为作（二十三），曰大碗作（房七间，小泥房四

间）、曰酒蛊作（房三间）、曰碟作（房八间，小泥房四间）、曰盘作（房七间，小泥房四间）、曰锺作（房七间，小泥房四间）、曰印作（房十间，

小泥房四间）、曰锥龙作（房一间）、曰画作（房一间）、曰写字作（房一间）、曰色作（房七间）、曰匣作（房三十三间）、曰泥水作（房一间）、曰 大

木作（房五间）、曰小木作（房五间）、曰船木作（房二间）、曰铁作 （房四间）、曰竹作（房二间）、曰漆作（房三间）、曰索作（房一间）、 曰桶作（房

一间）、曰染作（房一间）、曰东碓作（四十六秉）、曰西碓作（一十六秉），为督工亭（改为三椽舍）、为狱房。厂之西为公馆，东为九江道，为

窑（六），曰风火窑、曰色窑、曰大小烂熿窑（连色窑共二十座）、曰大龙缸窑（十六座）、曰匣窑、曰青窑（四十四座）。厂内神祠三（曰玄帝，

曰仙陶，曰五显）。厂外神祠一（曰师主）。甃井二（一在锥龙作，一在南门内）。为厂二，曰船柴厂（屋十间）、曰水柴厂（屋九间）。放柴房

（八十七间）。烧窑人役歇房（八间）。”《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江西省·第779号》，页815－817，台北：成文出版社，198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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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序，如进行瓷土和釉果捣炼的碓作，泥料

配制的泥水作等
‹1›
，进行拉坯成型的碗、盘、

碟、钟、酒盅等作，进行坯体定型的印作，进

行装饰的锥龙作、画作、写字作、色作，进行

匣钵制作的匣作，以及进行器物烧造的各种

类型的窑炉。除去这些瓷器生产过程中制瓷

性质的作坊，其他还有诸多辅助作坊，如

进行房屋建造的大木作，制作设备（如辘轳

车）的小木作，制作工具（如利坯刀及晾晒架

等）的铁作，制作包装材料的竹作、索作、桶

作，制作运输工具的船木作、漆作，制造织

物的染作等。明代御器厂的功能十分完备，

涵盖了瓷器制作过程中管理、生产、储存、运

输的各个方面，那么这些功能区是如何分

布的呢？根据《（万历）江西省大志》的记载，仅能推测出明代御器厂中部是以“堂”为核心的院落，后有小

山，山上有“兀然亭”，堂左侧为官署，堂前分布其他各类设施；厂内有三座神祠，厂外一座神祠（为“师

主庙”）；两口甃井（一口在锥龙作、一口在南门内）；御器厂西侧为公馆，东侧为九江道。除此之外并无

其他明确的信息。从御器厂下辖机构的多样性推测，这些机构也许并不全部分布在今天我们认识的御窑

厂遗址范围内，但具体情况还有待更多的考古工作来证实。                          

目前可见明清御窑厂布局图像资料最早的是成书于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的《康熙浮梁县志》所录

《景德镇图》〔图一〕
‹2›
，由该图可见，御窑厂位于昌江东岸，景德镇镇区内中部的前街和后街之间，有

一周围墙，整体是封闭式的，围墙有东门和南门，南门有匾额书“御器厂”；墙内有许多建筑，大致以

中线为轴对称分布；围墙西侧外为公馆，东侧外为九江道。尽管该图为康熙二十一年所录，但与万历

二十五年对御器厂的记载重合度较高，此时的名称仍使用“御器厂”，东西两侧仍有九江道与公馆，厂外

有一师主庙。因此此图有两种可能：第一，清初康熙时期御窑厂可能沿用了明代的旧名和布局模式，图

为当时布局的实录；第二，《康熙浮梁县志》所刊的图为一张明代旧图。康熙时所录的《景德镇图》尽管较

为简略，但对于研究明代御器厂布局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另外清蓝浦著、郑廷桂补《景德镇陶录》中对清代御窑厂的功能也有记载，并录有一幅《御窑厂图》〔图

‹1›    御器厂使用的原料是在高岭一带经过初步加工的原料“ （dun）子”，因此，御器厂的“碓作”和“泥水作”有可能是对基础原料“

子”进行进一步的粉碎加工和对釉果加工配制的作坊，不完全属于陶瓷生产三大功能区之“备料区”。

‹2› （清）陈淯等修，邓熝等纂：《康熙浮梁县志》（康熙二十一年刊本）卷之首“景德镇图”，《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八三五

号》页110－111，台北：成文出版社，1989年。

〔图一〕 清 《康熙浮梁县志》 所刊 《景德镇图》
采自 （清） 陈淯等修， 邓熝等纂： 《康熙浮梁县志》 （康熙二十一年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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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
，通过对比可知，清中期御窑

厂的功能变化不大，但布局较之前发

生了一些变化，中部仪门到珠山增建

了一周围墙，围墙内的中轴线上分布

大堂，大堂左右为作坊，大堂后有隆

起的珠山，东侧有土地祠，珠山东

西两侧分别有御诗亭、环翠亭；围墙

之外，仪门前有东西辕门，向南有

一条路直通御窑厂正门，路东侧为

关帝庙、佑陶灵祠，西侧为景德镇司

署；南门前有一照墙，门东侧为分

防府署，西侧为公馆。

现存的关于御窑厂布局的记录年

代主要在明中期以后，且清灭亡后

御窑厂废弃，随着历史的变迁和多年来公、私机构在遗址上的开发建设活动，御窑厂范围内的生产和管理

设施基本不见痕迹了，仅存南门内的古井（推测应为“甃井”之一）和依然矗立的珠山，除此以外，明清御窑

厂遗址其余区域的地表已不见古代遗迹，而是布满了现代建筑。因此要探讨明中期御器厂制瓷作坊的布

局，主要还需依靠考古发掘成果，并结合相关文献记载，以进行初步、约略的功能区划和布局的探讨。

二  御窑厂遗址明中期遗存的考古发现与功能分析

近年来御窑厂遗址的考古工作取得了重要成果，2017年在御窑厂遗址东北角一带发现了明御器厂

的东墙遗迹
‹2›
；2018年在御窑厂遗址西南发现了明御器厂的西墙遗迹

‹3›
，结合2002年发掘御窑厂遗址珠

‹1› （清）蓝浦乾隆六十年（1795）著，郑廷桂嘉庆二十年（1815）增补：《景德镇陶录》卷一《图说·御窑厂图》，影印复旦大学图书馆

藏翼经堂同治九年（1870）重刻本，《续修四库全书》子部“谱录类”，1111册页349，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2›   2017年7月在中华北路，即今御窑厂遗址东北角的随工清理发掘中发现了南北方向的墙体遗迹，推测为明御器厂东围墙遗迹。

‹3›   2016年9－11月，为配合对2004珠山南麓发掘清理的窑炉所建保护房改扩建项目，在御窑厂遗址南部，对保护房区域的南侧

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面积401平方米，发现了明、清时期的窑炉和作坊等重要遗迹（参见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景德镇近年来御窑

遗址考古发掘与出土器物修复工作情况汇报》，内部资料，2016年11月），并决定将这一区域作为2004年清理窑炉保护房的南扩项目。

2018年4月28日至5月底，为了配合保护房改建工程（2004年窑炉的保护房南扩项目），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等单位在2016年发掘区的西侧到东司岭路一带发掘10×10平方米探方两个，清理了从元代到明晚期的地层，特别是发现了一道南北走向

的墙体遗迹以及墙内侧的瓷片堆。推测这道墙为明代御器厂西部围墙。参见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2018年珠山南部考古发掘工作

概况》，内部汇报资料，2018年6月；《2018年御窑厂遗址珠山南麓考古与遗址保护专家论证会意见书》，2018年6月4日。

〔图二〕 清 《景德镇陶录》 所刊 《御窑厂图》
采自 （清） 蓝浦乾隆六十年 （1795） 著， 郑廷桂嘉庆二十年 （1815） 增补： 《景德镇陶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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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北麓区域清理的北墙遗迹
‹1›
，明代御器厂的边界和范

围基本得以确认。综合历年的考古发现可知，明代御器

厂位于东至中华北路、西至东司岭路、南至珠山中路、北

至斗富弄（风景路），面积约54300平方米的范围内〔图

三〕
‹2›
。对御窑厂遗址的明中期考古遗存进行功能分

析，可将其分为以下几类。

（一）成型与加彩作坊

2014年的发掘清理了制瓷作坊区
‹3›
。该制瓷作坊遗

址的地层复杂，遗迹丰富，由房屋、墙、天井、缸、辘轳

坑、池、沟、灰坑等遗迹构成，并有相互叠压打破的现象

〔图四〕
‹4›
。通过对地层及遗迹的年代分析可以发现，

明中期的作坊以房屋F6为主体。发掘区接近御窑厂考

古遗址公园的西界边墙，墙边有一小土坡，我们发掘的

探方主要集中在土坡之下，南北分布，仅有TN33W15

和TN33W16两个探方向西伸向西边墙，而F6的主体就

位于这两个探方当中，因此，F6并没有完整的清理出来，整体布局尚不甚明了，F6本身有砖砌的北墙

和东墙，以及东墙西侧的一片砖铺地面；这些结构与在发掘中单独编号的墙Q2、Q5、Q7、Q9为外墙或隔

墙共同构成一组建筑
‹5›
，其中Q2为其内部的南墙，Q5、Q7为南、北外墙。由于F6整体应是房屋与庭院相

结合的结构，路L2及其周边的墙遗迹为其天井（包括了F6的东、北墙及Q2），这些墙、地面和路构成了一

个较大的庭院式建筑〔图五〕
‹6›
。其中F6与Q2、Q5、Q7、L2的层位相同、走向基本一致，以探方TN33W16内

的层位关系为例，F6的工作面与Q2均压在明晚期地层 层之下，其墙基座在正德时期的地层 层上，

可知其应为明正德偏晚时期建造的墙基，延续使用到明晚期；Q5露头于嘉靖时期的⑨层下，墙基座在

‹1›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江西省景德镇明清御窑遗址发掘简报》，《文物》

2007年第5期，页4－47。

‹2›   该图为笔者根据御窑历年发掘所公布的资料情况绘制。前揭《景德镇御窑厂遗址2014年发掘收获与相关问题研究》，图二。

‹3›   前揭《江西景德镇明清御窑厂遗址2014年发掘简报》。

‹4›   前揭《江西景德镇明清御窑厂遗址2014年发掘简报》，图三。

‹5›   发掘中我们最初并未认识到F6是一个很大的庭院式的房屋，因此给一些墙单独编了号，在发掘结束后，特别是通过整理，才

认识到其为一个大的建筑组合。

‹6›   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景德镇明清御窑厂2014年考古发掘报告》第三章，图8，科学出版社，

待刊。

〔图三〕 明清御窑厂遗址范围及发掘地点图
图为笔者根据御窑历年发掘所公布的资料情况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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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德时期的 层上，使用时间可能较

F6工作面和Q2（南墙）稍短，建造及

使用于明正德时期；Q9位于Q2的外

侧，露头于正德时期的 层下，其墙

基座于鹅卵石路面址上
‹1›
，其北部被

Q2整齐地截断，即被Q2打破，建造

时代约在明早期之后，废弃年代约在

正德晚期到嘉靖时期。在F6使用期

间可能还起到隔墙的作用。

结合发掘情况可了解其内部结构

及地面与墙体的修筑方式。

由于F6未发现门道，由发掘情

况来看，基本可以确定Q 2为其南

墙，L2所在位置推测为其天井。据

此推断F6的方向为坐西朝东，方向

80°。F6的墙无基槽痕迹，为平地

起建式的房屋。北墙残长8.64米、宽

0.56－0.6米。房内有一南北向墙，

与北墙呈“丁”字形垂直相交，长6.6

米、宽0.54－0.56米，偏南部被H8打

破。根据南北向墙不超出北墙范围判

断，北墙为F6的边墙。南北向墙为

F6内部的隔墙，应为一个大建筑的

东墙，其东面即为天井。东墙内侧

‹1›   2014年发掘区的鹅卵石路面主要发现

于探方TN37W15北侧、TN34W15中部、TN33W16

西南角，为这几个探方中年代最早的路面遗迹，

层位在该发掘区元末明初的地层之上，未见明永

乐到天顺时期的地层，而从成化至弘治时期灰坑

H26、盗洞、TN37W15西北角探沟的剖面来看，该

区域在明早期未见窑业生产的遗存，因此鹅卵石

路面可能为明早期永乐、宣德时期南北两端规模

集中生产区之间的连接道路。

〔图四〕 2014年发掘御窑厂遗址遗迹总平面图
采自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 
《江西景德镇明清御窑厂遗址2014年发掘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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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道东西向墙，与房内南北向隔墙呈“丁”字形垂直相交，被万历时期灰坑H4打破，是一条与北墙基平

行的房内隔墙，残长4.8米，宽0.54－0.6米，并伸出探方壁外。墙由规格不一的长方形砖、匣钵片平砌而

成。每段墙均由三排砖夹匣钵片砌成，外侧和内侧砖及匣钵片砌筑规整，中间一排砌筑杂乱，应为建

好内外两面墙体之后填塞形成的。在H11西侧有一南北向匣钵和石块砌筑的短墙，残长1.16米、宽0.12－

0.42米，由于作为F6南外墙的Q2依然向西延伸，故推断这条短墙应为F6内部的隔墙。F6地面较平整，

由一层砖平铺而成，铺地砖基本成排、成行排列，但因所用砖形状不一、尺寸各异，因此地面随砖而铺

就，并不规整。所用砖以红砖为主，部分为青砖，另有两块白色瓷砖，部分砖有窑汗痕迹。表明地面

和墙体一样，均由砌建窑炉使用过的砖和窑业生产的废弃物（匣钵等）构筑而成。此外，在Q2西段北

侧的砖铺地面上残存瓷石原料的痕迹。

L2位于F6东侧的天井中，长约为5.94米，宽约2.94米，为东北－西南走向，方向为41°。由南北两侧

〔图五〕 2014年发掘清理的作坊F6及相关遗迹平剖面图
采自前揭 《景德镇明清御窑厂2014年考古发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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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路沿和中间的路面组成。路沿由整砖砌

成。以红砖为主，另有少数青砖。部分砖

上可见窑汗，说明也是砌建窑炉使用过的

砖。路面由竖立的匣钵片按顺序平铺而

成，大致能够分出行与排。路面明显看到

因长期踩踏而磨平的现象。在东侧相隔

0.3米左右的地方有一列修砌整齐的砖（南

北走向），其边缘往东延伸到探方壁内，

推测为一个排水沟，沟底有整齐的铺砖，

该排水沟与L2同时，为与L2一体的带排

水沟的道路体系〔图六〕
‹1›
。排水沟所在

的位置应该就是L2的东侧端头，由此推

测，天井的丈尺为东西宽约6米，南北长

约7.65米。                            

Q2作为F6的南部边墙，呈东北－西

南走向，长17.4米、宽0.62－0.9米，最高

处残高0.74米。墙平地起建，墙基使用红

色黏土和碎匣钵、砖块、瓦片进行加固，墙

体用长方形砖和大型匣钵碎块分层呈“人”

字形砌筑，每隔一段用砖砌筑一砖柱，现

存2个。砖柱的基础为平地稍微下挖后砌

筑，其作用是为了加固墙体，防止“人”字

形砌筑的匣钵墙倾倒。2018年上半年为

配合东司岭路的建设项目，景德镇市陶瓷

考古研究所等单位进行了随工清理，发

现了明代前期的墙，推测为明御器厂的

西墙，其建筑方式与Q2相同，墙体用“人”

字形匣钵砌建，分段砌建砖砌的方形柱子

〔图七〕
‹2›
。可见，这种方式砌建的墙通

‹1›   前揭《景德镇明清御窑厂2014年考古发掘报告》第三章，图19。

‹2›   前揭《2018年珠山南部考古发掘工作概况》，以及前揭《2018年御窑厂遗址珠山南麓考古与遗址保护专家论证会意见书》，照片

由秦大树在现场拍摄。

〔图六〕 2014年发掘清理的F6天井中的路L2平剖面图
采自前揭 《景德镇明清御窑厂2014年考古发掘报告》



明中期景德镇御器厂制瓷作坊布局讨论 051

常是规模比较大的外墙或院墙。

Q5与Q7可能为正德时期作坊区

的两道外墙，根据Q2与Q5之间距离

与F6北边墙与Q7之间的距离基本等

同，且墙都是平行走向来看，推测当

时每座作坊之间可能以巷道相隔，构

成由巷道围绕的一座座建筑的布局，

建筑间的巷道宽度约为1.4米。

以往有学者以现存的传统制瓷作

坊（坯房），包括一些清后期到民国时

期的坯房为实例，对其建筑形式特

点和内部布局进行过研究，认为景

德镇传统制瓷作坊是由正间（成型制

作）、廒间（原料仓库）和泥房（泥料陈腐）的三座单体穿斗式木架构建筑构成的庭院式组合，中间为矩形

内院（天井）。正间一般坐北朝南，廒间坐南朝北与其平行，泥房位于正间西端向南延伸的位置。四周修

砌围墙，构成封闭式的三合院或四合院。该建筑空间内集中了泥料陈腐配制、器物拉坯成型、坯体晾晒定

型、施釉画彩等瓷器成型工序的全流程，集多道具体工序于一体
‹1›
。

由上文可知，目前所见的F6是由一座坐西朝东的大建筑和天井，即所谓的“矩形内院”构成的封闭式

庭院，其与晚清民国的“坯房”的结构略相似。但在其内部并未发现器物拉坯成型的辘轳坑，也无坯体晒

干所需的晒架塘。也未见形成一个三合院或四合院的院落。由于Q2向西部延伸，并在其南部的内、外侧

均存在隔墙，因此有可能是一种类似排房的建筑，大体上构成了多间房屋并排的加工场所，天井构成晾

晒加工过产品的空间，四周有廊道围绕，从而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作坊。尽管F6未能完整地清理出

来，但根据现存的部分推算，这个作坊的面积约为400平方米左右，规模较大。

在Q2与Q5之间，正德至嘉靖时期房屋遗迹F9的东墙发现了成堆堆积的矾红原料。我们对该作坊明

中期典型地层及遗迹单位中发现的遗物进行了统计［表一］
‹2›
。由统计数据可知，尽管各地层和遗迹单位

内的器物比例略有不同，但共同的特点是都有较多的半成品，所占比例均很大，其中位于Q2与Q3之间

的灰坑H20的白釉彩瓷半成品比例高达56.52%，占所有器物的一半以上，在Q2最西端外侧的灰坑H16的

彩瓷半成品比例则仅次于白釉产品，为32.91%，地层14JYTN33W16 与14JYTN33W15 的半成品（彩瓷

‹1›   熊理卿、卢瑞清：《景德镇传统制瓷作坊的研究》，《景德镇陶瓷学院学报》1985年第1期，页19－26；胡园慧：《景德镇传统制

瓷作坊建筑空间与流程形态研究》，江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

‹2›  此表为我们对2014明清御窑遗址出土瓷片进行统计后编制。

〔图七〕 2018年发掘御窑厂遗址发现的西墙遗迹 （东南－西北）
笔者在发掘现场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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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成品与白釉彩瓷半成品总和）比例也达到32.22%和19.49%；而高温釉中素面白釉瓷比例较大，这些白

釉瓷器很可能是用来烧造釉上彩瓷的坯件
‹1›
。且这些器物都是成品，在F6内及周围未发现未烧制的泥坯

器物，因此这一区域的器物应该是窑场内的主要烧成区，为制作釉上彩瓷烧制完半成品器物、素面白瓷

或淡描青花瓷器后运送到这一区域，是做进一步的彩饰加工的地方。根据出土遗物情况及成堆矾红彩

料的发现，我们可以比较确定地认为，F6可能是明中期为器物进行低温彩釉装饰及釉上彩绘装饰的作

坊，即《江西省大志》中记载的“色作”
‹2›
。

2016年2－5月，在配合御窑厂遗址南门内东侧的管理用房建设工程的抢救性发掘中，发现了一处

成形作坊遗迹（F3）
‹3›
。作坊为一结构复杂的房屋遗迹，广泛分布于整个发掘区域，开口于明末清初地层

③层下，在属于成化时期的第④层红色垫土层之上，因此该作坊时代应为成化较晚时期到明代末期，

比较可能是明中期的遗迹。F3砌筑规整，带有门道，屋内摆放有陶缸，四周有围墙，围墙的建设方法

与Q2完全相同，亦为夹有方形砖柱的人字形匣钵片砌建的墙，推测也是大型的院落式布局〔图八〕
‹4›
，在

这次发掘中清理的F1，年代为宣德时期，亦为与F3相同的成型作坊，根据对C4等遗迹的清理
‹5›
，表明这

里从宣德时期开始，历空白期三朝，直到明中期，一直是大型成型作坊的所在地。F3遭到了一定程度

的破坏，结构并不十分清楚，但其广泛分布于发掘区域内，由于这次随工清理的发掘面积为“近300平

‹1›   至今景德镇的瓷器生产中高温素面白釉瓷的制作生产和在白釉瓷上加彩的、称为“画红”的生产工序分属不同的生产实体，白瓷

生产作坊和画红作坊之间存在买卖关系，各自完成独立的生产过程。

‹2›   前揭《万历江西省大志》卷七《陶书续补》“廨宇”条。

‹3›   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等：《2016年景德镇御窑遗址考古发掘主要收获》，《陶瓷考古通讯》总第7期，2016年，页7－11。

‹4›   前揭《2016年景德镇御窑遗址考古发掘主要收获》，图3。

‹5›   C4为从宣德到正统时期使用的作坊中的池子，后来被当做了正统落选青花瓷器的堆放坑。

［表一］   2014年发掘御窑厂遗址明中期典型地层出土器物统计表

地层
（遗迹）
时代

地层
（遗迹）

高温釉 低温单色釉 釉下彩 釉上彩
釉上
釉下
结合彩

填彩 半成品  

白釉瓷
青白
釉瓷

红釉瓷 黄釉瓷
低温绿
釉瓷

低温蓝
釉瓷

青花瓷
白地黄
彩瓷

青花五
彩瓷

黄地绿
彩瓷

白地绿
彩瓷

彩瓷半
成品

白釉
彩瓷
半成品

其他

成化到
弘治

H26 1.43% 5.31%   65.19% 5.99% 3.61% 2.11% 4.16%       10.22% 0.68% <1%

正德
14JYTN33
W16

21.78% 6.34% 2.16% 11.54% 3.18% 3.42% 12.23% 0.38%   2.19% 1.58% 18.25% 13.97% <1%

正德
14JYTN33
W15

36.07% 5.98% 1.48% 13.01% 5.36% 3.58% 9.00% 0.68%   0.68% 1.36% 9.93% 9.56% <1%

正德 H16 47.09% 2.33% 4.07% 3.26% 32.91% 0.70% 4.42% 0.12%   0.35% 0.70% 32.91% 1.28% <1%

正德 H20 0.43%     22.17%   0.43%     7.83% 0.87% 1.30% 6.52% 56.52% <1%

正德 GA2 35.10% 8.97% 1.28% 4.49% 1.76% 4.17% 11.38% 0.32%   0.32% 2.24% 17.47% 11.0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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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米”，而F3的分布超出了发掘区

域，因此推测其面积应超过300平

方米。由于离南门现存的古井很

近，因此选择该位置建造成型作坊

可能是为了便于取水。

综上所述，明中期景德镇御器

厂内的各作坊可能是呈院落式分布

于厂内。2014年我们在御器厂的

中部偏西发现了部分作坊，根据出

土遗物的统计数据及发现的矾红彩

料推测，此地可能是画彩作坊，即

“色作”，但Q5与Q7在作为F6的南

北外墙的同时，可能还分别为其他

作坊的北外墙与南外墙，这些墙

体将“色作”的各作坊以1.4米宽的巷道分隔开；成型作坊离“色作”较远，位于御窑遗址的南端东部，大概

是为了接近“甃井”，便于取水。因此，明中期御窑厂遗址内各作坊的分布，可能出于实用目的而较为分

散，并不像清《景德镇陶录》中绘制的那样，以大堂为中轴对称分布。

（二）烧成与窑炉

2004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单位在珠山南麓、御窑遗址南部西侧发掘清理了15座馒头形窑

炉
‹1›
。这批窑炉均压在明代万历至清初地层之下，最下层窑炉遗迹的护窑墙外堆放有明宣德时期的窑业

废弃物，由此推断这批窑炉的年代为明宣德至明万历时期，最上层的8座窑炉，南北相连，整齐地排成

一列，有可能是明嘉靖至万历时期的窑炉。其中Y10、Y12、Y183座窑炉相互叠压、打破，在原地不断改建

翻修，并且形制、结构相同，尺寸接近，说明宣德至万历时期的御器厂烧成区窑炉的位置基本相沿未变

〔图九〕
‹2›
。2016年，为了改建2004年发掘窑炉的保护大棚，对2004年发掘区的周边地区进行了随工清

理，发掘面积401平方米，在其南部地区又发现了一些遗迹，包括几座清代的窑炉，一些熟料池和一座

废弃于明嘉靖朝前后的窑炉，为保护遗迹需要，未清理至窑炉底部，尚不知其始建年代，但推测可能在

‹1›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江西景德镇市明代御窑遗址2004年的发掘》，

《考古》2005年第7期，页35－41；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江西省景德镇明清御窑

遗址发掘简报》，《文物》2007年第5期，页4－47。

‹2›   丁鹏勃：《明代御窑窑炉及烧成工艺探究》，《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5年第2期，页79－86。

〔图九〕 2004年发掘珠山南麓地点清理的宣德至
万历时期馒头窑 （南－北）
采自丁鹏勃： 《明代御窑窑炉及烧成工艺探究》，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 2015年第2期

〔图八〕 2016年御窑厂管理用房建设抢救性
发掘清理的作坊F3 （南－北）
采自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等： 《2016年
景德镇御窑遗址考古发掘主要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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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中期使用
‹1›
。这些遗迹现象表明明中期的窑炉与

瓷器的烧成也应位于这一区域。

这些窑炉窑头朝东，窑尾朝西，由窑前工作

面、窑门、火膛、窑室、烟道、排烟孔、烟囱、护窑墙等

组成，用长方形小砖砌成。窑门呈“八”字形向外弧

撇。火膛平面呈半圆形，左右两端砌砖垛封堵。窑

床平面呈横长方形，窑床与后壁交接处有一低于窑

床面的砖砌烟道，与后壁下部的6个排烟孔相通，

排烟孔又与后壁外的弧角横长方形烟囱相通。窑壁

外有护窑墙，窑前有工作面，全长（不含窑前工作

面）约4米，窑室宽2－2.2米，规模较小〔图十〕
‹2›
。

根据《万历江西省大志》的记载，明代的窑炉

有六类，分别为“风火窑”、“色窑”、“烂熿窑”、“大龙缸

窑”、“匣窑”和“青窑”
‹3›
。有学者结合文献对这些窑炉

的分工进行过考证，认为“风火窑”主要烧造半成品

或素胎器，“青窑”烧造高温瓷器，“色窑”烧造高温

颜色釉瓷器，“烂熿窑”用于烘烧低温彩釉，“大龙缸

窑”与“匣窑”顾名思义烧造龙缸及匣钵。御窑厂遗址

南部西侧发现的这些窑炉大小基本一致，窑炉使用后所保留的烧成温度痕迹有所不同，推测这里应该包

括了青窑、色窑、风火窑等不同类别的窑
‹4›
。

在2014年的发掘中，我们在Q5南侧、盗洞周围区域发现了疑似红烧土的遗迹，由于被盗洞严重破

坏，保存的部分十分有限。《江西省大志》卷七《陶书续补》“颜色”条记“五彩”曰：“用烧过纯白瓷器，缋

彩，过炉火（疑为“火炉”）烧成。”
‹5›
根据[表一]的统计数据，发现该区域大量遗物均为半成品及素面白

瓷，并推测白釉瓷可能是烧制低温釉上彩瓷的半成品。与初次进行高温烧造的窑炉相比，釉上彩瓷的烧

造仅需800℃左右的较低窑温，所需要的的空间也较小，因此进行施彩后烤花的窑炉很可能就位于彩瓷

‹1›   前揭《景德镇近年来御窑遗址考古发掘与出土器物修复工作情况汇报》；另见《2016年御窑遗址南麓窑炉保护房考古发掘专家

论证会意见书》，内部资料，2016年11月10日。关于未清理的明中期窑炉的情况承翁彦俊、朱家生先生惠示资料。

‹2›   前揭《江西省景德镇明清御窑遗址发掘简报》，图七。

‹3›   前揭《万历江西省大志》卷七《陶书续补》“廨宇”条。

‹4›   前揭《明代御窑窑炉及烧成工艺探究》。

‹5›   前揭《万历江西省大志》卷七《陶书续补》“颜色”条，页861。

〔图十〕 2004年发掘珠山南麓地点清理的十四号馒头形窑 （04JYⅡY14） 平、 剖面图
采自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 《江西省景德镇明清御窑遗址发掘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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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坊附近。

如上所述，明中期烧造高温瓷器、高温颜色釉瓷器、半成品或素胎器的窑炉位于御窑厂遗址南部西

侧，该区域自明宣德至万历时期一直作为瓷器烧造区存在；而进行釉上彩等瓷器烧造的低温烤花窑，即

文献记载的“火炉”或“烂熿窑”，可能靠近彩瓷作坊设置。

（三）存储、拣选与废弃

目前考古发现的明中期御器厂的器物及废弃物堆积基本多发现于珠山附近
‹1›
。1973年4月，景德镇

法院在珠山东麓挖地盖房时发现了成化御窑堆积
‹2›
，1983至1985年，江西省文物工作队和景德镇市陶瓷

历史博物馆第一次在御窑厂遗址的龙珠阁东侧地点进行了正式的考古发掘，得出龙珠阁始建于清晚期，

在民国初期有所扩建的结论，其下的珠山并非自然形成，而是由窑业废弃物与御窑落选品堆积而成，出

土瓷片的年代从元末明初一直延续到近代，元代至明中期的废弃物堆积扰乱较少
‹3›
。1987年至1988年，

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在龙珠阁复建过程中对珠山东麓进行了随工清理，平整土地约500平方米，挖

土深达9至11米，根据断面可将地层分为10层，其中在第④层正德御窑堆积层发现官款残片和大量的窑

具；在第⑤层弘治白尾沙层
‹4›
发现弘治官款残片；在第⑥层成化路土发现成化御窑残片；在第⑦层成化

白尾沙层发现少量成化款御窑瓷片；在第⑧层成化窑业堆积层发现一些御窑瓷片，这些发现的明中期御

窑器物许多都能拼对成完整器，但或变形、或釉彩有缺陷、或纹饰不符合规制，在此被打碎后掩埋，从

遗物堆积的状态来看，当时是直接倾倒于由早期窑业废弃物堆积堆成的小山上〔图十一〕
‹5›
。2002至2004

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单位对珠山北麓进行了考古发掘，成化至正德的落选瓷器呈片状堆积于宣

德遗存之上
‹6›
。2014年7月至12月，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对龙珠阁北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再一次

发现成化至正德时期的落选瓷器，也是呈片状堆积于空白期遗物层之上
‹7›
。根据历年在珠山及周边地区

‹1›   珠山并非明代就有，而是由自明早期开始的窑业废弃物堆积而成，这里用珠山是为方便确定明中期窑业废弃物堆积在今御窑

遗址的位置。珠山如何成山可参考王光尧：《对景德镇御窑旧址考古遗存之审视》，《紫禁城》2015年第12期，页34－43。

‹2›   刘新园：《景德镇出土明成化官窑遗迹与遗物之研究》，载徐氏艺术馆：《成窑遗珍》页18－46，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香

港：徐氏艺术馆联合出版，1993年；李辉柄：《略谈中国瓷器考古的主要收获》，《故宫博物院院刊》1989年第4期，页37－43。

‹3›   江西省文物工作队等：《景德镇龙珠阁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9年第4期，页473－494。

‹4›   精淘瓷泥时剩下的沙渣。前揭《成窑遗珍》页19。

‹5›   刘新园：《景德镇早期墓葬中发现的瓷器与珠山出土的元、明官窑遗物》，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编：《皇帝の瓷器》页164－

168，大阪市美术振兴协会，1995年。前揭《成窑遗珍》图4。

‹6›   前揭《江西省景德镇明清御窑遗址发掘简报》。权奎山：《江西景德镇明清御器（窑）厂落选御用瓷器处理的考察》，《文物》2005

年第5期，页54－63。

‹7›   邬书荣、李军强、唐雪梅：《景德镇御窑遗址珠山北麓的考古新发现》，《紫禁城》2017年第5期，页8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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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的考古工作来看，该区域在明

中期一直是落选品与窑业废弃物的

混合堆积区
‹1›
，由于早期的窑业堆

积已经在此形成小山包，故明中期

的落选品基本在此打碎，与窑业废

弃物一起倾倒于小山之上，呈片状

堆积分布
‹2›
。

此外，1988年11月景德镇市

陶瓷考古研究所在御窑厂遗址西侧

的东司岭巷道路东侧，即御器厂的

西墙一带发现了3层堆积，其中第

①层褐黄色窑渣层中发现了带成化

御窑款的瓷片，根据款识特征推测为成化早中期遗存；第②层为正统至天顺时期遗存，基本无款识；

第③层为宣德时期遗存
‹3›
。特别重要的是，此次发掘中发现了集中掩埋的大批青花云龙纹大缸等残片堆

积，刘新园考证遗物年代为正统时期
‹4›
，这些大缸是奉敕制造，但均不合格，被集中掩埋在这里，具有

明显的次品集中掩埋的性质。2018年4、5月间随工清理的西墙部分，在墙的内侧清理了从元代到明代嘉

靖、万历时期的地层，其中的第③至第⑦层为成化至正德时期的堆积，包括出土较多正德青花瓷器的

层和较多成化御窑瓷片的第⑦层，但这些地层都同出有数量不等的窑具，其中的第 层中出土了大量的

匣钵、垫饼等窑具，再次发现大批呈堆状分布的单纯的正统时期龙缸碎片（在第⑧层中），具有专门集中

掩埋的性质，可见其正好埋藏于西墙内侧的墙根下〔见图七〕
‹5›
。西墙内侧出土的空白期遗物的埋藏形式

与2014年珠山北麓发掘出土的大量的空白期遗物的埋藏形式还有所不同，2014年发掘出土的空白期遗

物散见于地层当中，并且与窑具同出
‹6›
，似乎代表了集中处理落选的次品和窑业废弃物抛弃两种性质。

‹1›   落选品和窑业废弃物有所不同，窑业废弃物包含瓷器废品、废窑具、窑渣、尾沙等；落选品应该全部是成品，进入了存储阶

段，是在选取了合格的产品以后从仓库里拣选出来的次品，这些次品在以商品生产为目的的窑场中是可以出售的，由于景德镇御窑特殊

的管理体制，为防止这些次品流入民间继续使用，影响御窑产品的神圣性，因此在明代前期将落选品集中打碎掩埋。

‹2›   前揭《江西景德镇明清御器（窑）厂落选御用瓷器处理的考察》。

‹3›   前揭《景德镇早期墓葬中发现的瓷器与珠山出土的元、明官窑遗物》。

‹4›   刘新园：《景德镇瓷窑遗址的调查与中国陶瓷史上的几个相关问题》，载香港大学冯平山博物馆：《景德镇出土陶瓷》页8－

29，香港大学冯平山博物馆，1992年。

‹5›   前揭《2018年珠山南部考古发掘工作概况》。其中第⑧层发现的多组成堆分布的单纯的正统时期的大龙缸瓷片，发掘中并未将

其单独编号为灰坑和瓷片堆。

‹6›   前揭《景德镇御窑遗址珠山北麓的考古新发现》；另见江建新：《景德镇出土明正统、景泰、天顺瓷器及相关问题》，载王冠宇、

江建新主编《填空补白II：考古新发现明正统、景泰、天顺御窑瓷器》页8－39，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2019年。

〔图十一〕 1987－1988年发掘珠山遗址地层堆积示意图
采自徐氏艺术馆： 《成窑遗珍》



明中期景德镇御器厂制瓷作坊布局讨论 057

明宣德时期落选瓷器的分布范围很广，2002年对

珠山北麓地点的发掘，及2016年2－5月配合御窑

厂管理用房建设在御窑厂东南角的发掘，都发现

了小堆状的单纯瓷片堆积
‹1›
，并有专门打碎的痕迹

〔图十二〕。而历年来多次抢救性发掘，在沿御窑

厂遗址的院墙附近均发现有宣德时期的御窑遗物分

布，但地层中御窑瓷片多与窑具共出，如2018年

发现御器厂西墙的发掘中清理的 、 层就是宣德

时期的地层，御窑瓷片与窑具共出，第⑩层则为永

乐时期的地层，同出的还有煤渣，与2002年在珠

山北麓发现的9个小瓷片坑，以及2016年在御窑厂

遗址东南管理用房建设抢救性发掘清理的宣德时期

K1的处理方式明显不同〔见图十二〕
‹2›
，这或许代表

了落选品和窑业废弃物两种不同性质的堆积
‹3›
。空白期的遗物则主要发现在珠山北麓

‹4›
和御器厂西墙以

及东南角的作坊区等几个地点。成化早中期可能同宣德和空白期时期一样，仍使用沿墙根挖坑掩埋打碎

的落选品和窑业废弃物的方式。

2014年我们在御窑厂遗址中部西侧、龙珠阁以南的区域不仅发现了以F6为主体的作坊建筑，在Q5

南侧靠墙根区域发现了成化至弘治时期的灰坑H26，在Q2与Q5之间的巷道内还发现有正德时期的灰坑

H16、H20以及缸GA2，这些遗迹中集中掩埋有大量正德御窑器物，大多为半成品，见［表一］。这些灰坑

及缸内的器物有的外底有打击点，但基本可以复原〔图十三〕，说明是有意打碎的；一些彩瓷半成品的盘

甚至较为完整并未打碎，呈整摞状填埋在灰坑中〔图十四〕。这些器物被掩埋的原因大多也是因为器形、

釉彩、纹饰、款识有瑕疵，可能是在进行低温彩釉装饰及釉上彩绘装饰的过程中，发现这些器物不符合要

‹1›   前揭《江西省景德镇明清御窑遗址发掘简报》；前揭《2016年景德镇御窑遗址考古发掘主要收获》；前揭《景德镇近年来御窑遗

址考古发掘与出土器物修复工作情况汇报》。

‹2›   前揭《2016年景德镇御窑遗址考古发掘主要收获》，图4。图片由秦大树在现场拍摄。据报告，2016年在御窑厂东南部的发掘

清理的F1为选的时期的大型作坊，墙的砌筑方法与御器场西墙和2014年发掘的F6相同，因此，F1与前述的本次发掘的F3性质相同，是大

型的成型作坊。则K1是在F1使用过程中形成的专门处理落选器物的瓷片坑。

‹3›   落选品和窑业废弃物有所不同，窑业废弃物包含瓷器废品、废窑具、窑渣、尾沙等；落选品应该全部是成品，进入了存储阶

段，是在选取了合格的产品以后从仓库里拣选出来的次品，这些次品在商品生产的窑场中是可以出售的，由于景德镇御窑厂特殊的管理

体制，为防止这些次品流入民间继续使用，影响了官窑产品的神圣性，因此在明代前期将落选品集中打碎掩埋。

‹4›   2014年，在龙珠阁北麓保护房改扩建区进行抢救性发掘，发掘面积约500平方米，出土宣德、空白期、成化、弘治、正德、同治、

光绪等各时期的御窑瓷片。此外，在1993、1995年也曾在西墙一带发现过空白期的瓷片堆积。前揭《景德镇出土明正统、景泰、天顺瓷器及

相关问题》。

〔图十二〕 2016年御窑厂管理用房建设抢救性发掘清理的宣德时期瓷片坑 （K1）
笔者在发掘现场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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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也有些是烧制成功后发现有缺陷，因此在灰坑中集中掩埋。

2014年的发掘区域距离珠山十分近，但当时并未运往珠山打碎

倾倒，而且珠山所发现的明中期落选品中很少有半成品，基本

均为成品，由此可知彩瓷作坊里半成品及有瑕疵成品并不运往

珠山，而是就地拣选，并在作坊外墙的巷道中挖坑填埋。

以上我们讨论了明中期落选产品与窑业废弃物的三种处理方

式：一种是成化至正德时期，有瑕疵的成品在珠山打碎，与窑业

废弃物一起倾倒，呈片状分布；第二种是成化到正德时期，继承

了早期的永乐至天顺时期的方式，在御器厂院墙的墙根部挖坑进

行打碎掩埋，这种方式一直延续到嘉靖、万历时期；第三种，成

化至正德时期，有瑕疵的彩绘半成品及彩瓷成品，在“色作”作坊

外墙的巷道中挖坑填埋。考古工作者同时发现了御窑厂东南角成

形作坊区中有成堆掩埋的宣德、正统时期的遗物〔见图十二〕，而

且这些瓷片堆都是非常单纯的次品堆积，不包含窑具，这是在成

型和加彩过程中随时处理不合格产品的方式。这三种处理方式针

对的是瓷器生产过程中不同生产阶段形成的废品和次品，我们可

以看到，在不同的生产阶段，御器厂对所产生的废品和瓷片均采

取了非常认真的处理方式，即将完整器物（仍有使用价值）打碎，

相对集中地进行掩埋；而对于在生产过程中完成了一个流程，准

备移交下一步工序的成品，经拣选不合格的，或已经全部完成，

进入存储阶段而最后落选的器物，则采用了非常严格的小坑掩

埋，而且可见二次打碎的痕迹
‹1›
。目前见到的这种由纯粹瓷器制

品构成掩埋坑的地点有数个。包括2002年在珠山北麓发掘时在

早期葫芦窑附近清理的11个永乐、宣德时期的小坑，在西墙根发

现的正统时期的坑（亦在烧成区近旁），2014年在中部西侧画红

作坊区发现的明中期彩瓷半成品坑，以及在御窑厂东南角成型作

坊发现的宣德时期和正统时期的瓷片坑。2014年发掘清理的H16、H20、H26和GA2中出土的器物亦可见

击打痕迹，是有意打碎掩埋的。以上现象说明，在不同的工序中出现了残次品，都会随时采用非常认真

的态度将其处理掉。

‹1›   关于二次打碎，承刘新园先生见告，即在宣德时期集中掩埋的器物上，可见先由用作点数的官用铁杵捅破器物，使其失去使

用价值，再由工匠将其细细打碎掩埋的迹象。说明对选余制品的打碎是有组织、有制度开展的。

〔图十三〕 2014年发掘御窑厂遗址清理灰坑H16出土
的内底有打击点的五彩洗 （TN33W16H16：1）
笔者拍摄

〔图十四〕 2014年发掘御窑厂遗址清理的灰坑H20所填埋的半成品
笔者在发掘现场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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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神祠与祭祀

迄今为止，在御窑遗址内并未发现明中期神祠等礼仪祭祀性质的遗

迹，但在御窑遗址东墙外东北部，即今御窑博物馆新馆区，早年曾在该区

域内发现有师主庙遗构，现已拆除
‹1›
。明嘉靖詹珊所撰《师主庙记》记载：

“洪熙年间，少监张善始祀佑陶之神，建庙厂内……曰师主者……成化间

太监邓原，贤而知书，谓镇民多陶，悉资神佑，乃徙庙于厂东门外之通衢

东北百武（步）许，以便祈祀，即今所也。”
‹2›
可知师主庙最早于明洪熙年

间建在御器厂内，成化时期迁至厂外，位于其东北部，有道路相隔。根

据《康熙浮梁县志》所录《景德镇图》与《景德镇陶录》所录《御窑厂图》，可

见二图中师主庙的位置基本没变，推测该庙从明中期开始可能就位于此

处，一直沿用至清代。而明早期的师主庙遗址至今尚未发现。

三  明中期御器厂制瓷作坊的布局讨论

通过对御窑厂遗址历年考古发掘所清理遗迹的分析，可知明中期御器厂制瓷作坊内有低温彩釉装

饰及釉上彩绘装饰的作坊（即“色作”），有器物拉坯成型的作坊，有器物烧造的窑炉，有器物拣选与废弃

的场所，以及祭祀供奉的师主庙的分布特点及大概位置，我们将其标示于现御窑厂遗址卫星地图上〔图

十五〕。综合文献及考古成果，对其布局特点归纳如下。

明中期御器厂各功能区及不同的作坊，出于方便实用的目的，分布较为分散，并不似清代的平面图

所示，以位于御窑厂中部的大堂为中心，对称集中分布在其两侧
‹3›
。其中不同功能的作坊，如彩瓷作坊

及成型作坊以单个庭院式建筑为单位分别分布于御器厂中部偏西和南部偏东；以窑炉为主体的烧成区则

分布于御器厂南部偏西；窑业废弃物堆积区及落选品掩埋区主要在今珠山及其周围的各类作坊的内部或

近旁，或御器厂院墙内侧的墙根附近，十分接近烧成区。

进行拉坯成型的作坊距彩瓷装饰作坊较远，但距离窑炉较近。烧造素面白瓷、青花等高温瓷器，高

‹1›   李军强、韦有明、江小民：《2016年江西景德镇御窑博物馆（新馆）发掘的主要收获》，《陶瓷考古通讯》总第7期，2016年，页

11－22。

‹2› （清）程廷济总修，凌汝绵编纂：《乾隆浮梁县志》卷四《典礼》“群祀”条，乾隆四十八年（1783）刻本，首都图书馆藏油印本。

‹3›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古代地图的绘制都是示意性的，并不代表其实际的位置。对御窑厂的复原需要将现在的实测图与志书上

的图对照。由于迄今并未发现“大堂”遗迹，所以无法判定其位置。仅从目前发掘揭露的遗迹看，在御窑厂遗址的南门两侧都发现了作坊

遗址，东侧是成形作坊，西侧是烧成区，而我们2014年在御窑厂遗址中部西侧的发掘也证明这里可能是“色作”。如果“大堂”位于中线上，

则瓷器生产过程的各种作坊目前看都分布在明御器厂的东西两边，围墙的内侧不远，从南到北连续分布。这似可成为下一步关于御器厂

整体布局讨论的一个启示。

〔图十五〕 明中期御器场各功能区布局复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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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颜色釉瓷、素胎器等以及各类彩釉瓷和彩绘瓷器半成品的窑炉，距离彩瓷作坊也比较近。彩瓷作坊附

近，可能有进行低温彩釉和釉上彩绘等瓷器烧造过程中承担“烤花”工序的“火炉”。因此，尽管明中期的

各生产功能区自成一体，分布得并不集中，但布局合理，作业环境通畅。

从明清文献中可见，御窑厂作为功能完备的综合性建筑，并不单纯只进行瓷器生产。由于目前的考

古发掘成果有限，且民国以后的破坏比较严重，对于御窑其他功能区，如具有管理功能、礼仪功能、生

活居住功能、储存功能的场所，尚无法确定其位置及在御窑厂遗址内的布局，也可能是以往的随工清理

性发掘都面积较小，或对各类建筑遗迹关注甚少，才造成了今天这种局面。另外，古代文献中图像资料

记录的御窑厂布局与明中期考古发掘所见的布局并不相同，这有可能是因为古代地图的绘制以示意为

主，也可能是御器厂的布局在明晚期发生过变化。这种变化也许与万历后期御器厂停烧，相关建筑遭到

破坏，清初重建时进行了重新布局有关。2014年发掘区域的位置应是在文献两图所标示的作坊区范围

内，而当时的发掘也清理出了清初的彩瓷作坊，似可说明这个问题。

综上所述，作为跨越了五百年生产历程的瓷器制作与管理机构，明清御窑厂内部不同时期的生产面

貌在不断发生着变化，对不同时期的生产面貌进行具体研究，可以更细致和动态地观察明清御窑厂的布

局。本文结合文献与御窑厂遗址历年考古发现，对明中期御器厂制瓷作坊的布局进行了初步探讨，只能

说是对御窑厂遗址的功能和布局进行的探索性研究。以往的发现和研究都是御窑厂遗址局部区域的发现

情况，而且以往的随工清理几乎没有报告遗迹的清理情况，因此很难全面讨论御窑厂遗址的布局问题。

我们试图将发现的遗迹与遗物等考古证据串联起来，希望从探讨一个时段的御窑厂布局出发，对生产流

程及功能区进行最大程度的复原。这对于了解御窑生产的工艺流程和技术变化会起到推进作用，也将对

有计划地开展主动性的考古发掘有所助益。因此，对御窑厂遗址的考古学研究，如能从简单的针对出土

物的探讨上升到对整个遗址的功能分区和布局的研究，将大大拓展研究的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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